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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进入卖血场的惯习与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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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中，因非法采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几乎全部

分布在农村，而且大多数在农村贫困地区。本文以湖北省S市两镇为

案例，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·布迪厄提出的惯习和场域为研究工

具，分析非法血站在艾滋病传播中的角色。 

  惯习是由“积淀”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，

其形式是知觉、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。场域可定义为在各种

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，不同场域需要不

同的技能、性情倾向和参与其中的资源。 

  村民靠种田为生的场域是由特定的客观关系组成的，村民生活

在其中不能违抗客观关系的约束，只能把农业生产惯习内化成自身

的行动指南。同样，卖血场域也是由客观关系构成的。这个场域过

去不存在，因为过去没有血站老板和卖血村民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它

主要出现在1988年到2000年之间，它的出现塑造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，也孵化出一个与传统生活方式不相容的

场域。许多村民最初是在正规医院设立的有偿供血点采血，医院需要鲜血时会通知相关知情人，然后村民相互转

告、相约前往。利益的驱动使非法血站和卖血村民对非法采血都有迫切需要。 

  农民进入卖血场域不是无意识发生的，它背后潜伏着生存理性的逻辑。对农民来说，卖血不是最次的选择，

又能保证生命的安全（他们自认为），所以他们愿意卖血。另一方面，农民对卖血有一种行为预期，只要在一定

时期内卖血比种田更赚钱，他们就会对卖血产生兴趣。同时，农民会进行比较，他们羡慕因卖血而赚到钱的人。

当卖血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，它所带来的惯习的改变会使不卖血的人感到没有安全感，趋同心理就是寻找安全感

的心理。 

  卖血场域以血站为权力形式，它限制在场所有成员，分享着场域中的最大利益。卖血场由血站老板、血头、

卖血村民间的客观关系组成。处在场域的不同位置，村民、血头和老板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，也享受不同的权

利。卖血场内也存在利益的争夺，卖血的家族性和隐蔽性就是很好的说明。“进入”卖血场不是描述动作上的进

入，而是在社会关系上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。 

  场域塑造着惯习，在卖血场域中，循着访谈资料我们发现了一些卖血场域独有的惯习。首先是卖血的价格，

血价是不与村民商量的，完全由非法血站制定，因为村民在卖血场中没有权力，他们不拥有场域资本，只能被支

配。一般地，血头可以从非法采血中获得提成，他们比普通卖血村民获得更多收入，这取决于血头在卖血场域拥

有与普通村民不同的权力，这也是场域内不同位置关系的体现。在黑血站进行非法供血必须服从价格标准，如果

血头出事或者不结账，卖血村民就什么也得不到。其次是卖血的规矩。血站的工作风格是，不检查身体、不考虑

出血计量、不注重血站的环境卫生，原则就是让村民在不昏倒的状态下尽可能多抽血；长时间把村民关在血站不

让出来，保持血站的隐蔽性，以躲避政府和派出所的搜查。这就是卖血场域的典型惯习：隐蔽且不卫生。不仅是

场域要求村民这样配合，村民为了保证卖血的顺利进行，也会将卖血特有的惯习内化到行动中，自愿主动地配合



血站的要求。这些惯习保证了卖血场域的独特性和在场人员的相似行为模式。村民在卖血的过程中如果偶发身体

不适和昏厥，非法血站没有任何措施缓解和抢救危急情况。村民失血后，非法血站不提供任何营养品补充能量，

吃住和交通费用也均由村民自理。 

  农民在生存理性和从众心理的驱使下，因为贫困进入了卖血场，与卖血场域中的人发生了各种社会关系，经

过长期实践和社会化的过程接纳并再生产了与卖血场域相关的惯习。农民的社会行动不是直接由卖血场域的结构

关系决定的，而是通过惯习的中介和再生产作用完成的，这便是场域和惯习在村民进入卖血场的过程中发挥的相

互作用。（杨玉珍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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